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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召娣，看
剪报入了神，喝茶忘了掀盖子，嘴巴
在杯盖上喝，眼球在剪报上滚。报
载，北京有位女法官宋鱼水，创造了
民事审判双赢的奇迹。张局看着看
着陷入了深思。败诉方有“赢”的感
觉，这在法理上能找到依据吗？这个
司法界的典型有没有推广价值呢？
张局脑子进水了。进的什么水？宋鱼
水。女儿突然跑过来说，妈妈这道题
我做不出来。妈妈说去去去，自己动
脑子。女儿凑过来说妈妈，这份剪报
我看过，宋法官创双赢很棒，我要是
当法官创它个三赢，你信不？妈妈说
你的想法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女
儿说妈妈，数学有一题多解，办案也
应该有一案多赢。妈妈说怎么赢？女
儿说去去去，自己动脑子。

俞某胜诉要求强制执行，赵某
败诉请求暂缓执行。张局好似钟摆，
在“强制”与“暂缓”之间摆来摆去，
脚步不从容，因为执行是受法定时
间制约的，“暂缓”难度太大。然而，
本案又不得不暂缓。赵某报告后面
附有500多位职工签名，每人都按着
红色手指印，似说强制执行，公司倒
闭、职工失业，后果严重。那些手指
印闪出的目光，是乞求，是喊救。张
局被喊醒了。显然本案涉及第三方
利益，这第三方不就是三赢中的一
方吗？女儿的话很天真，谁知“天真
有理”。唉，那些手指印总在张局面
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

俞某要求强制执行，张局拖而
不办。几次催问都说别急别急。俞
某怀疑张局手脚不干净。一个偶
然，俞某发现赵某夜访张局家，东
张西望在先，举手敲门在后，行动
很不阳光。俞某看到赵某的手提
包，“怀胎”而进“分娩”而出，
那“孩子”送给谁了？俞某怨愤难
平，向县纪委进行举报。

母亲节女儿送给妈妈一幅画。
画的是一座山，山上绽放一丛三赢
之花。妈妈爬到山上举手欲摘。画的
两边有一副对联，一边是“自筑高山
自攀登”，另一边是“自讨苦吃苦亦
甜”。署名：小小中国梦。妈妈看画激
动得双手发抖，紧紧地抱吻女儿，泪
珠滴落小小中国梦的脸颊。

今天，法院审判委员会开会，专
题讨论对赵某公司强制执行。委员9

人已到8个，唱主角的张召娣委员迟
迟未到。打电话催问，张召娣手机关
机。问张的女儿，说是妈妈跑三州去
了。问她跑什么三州。她说杭州、苏
州、常州。问她跑三州做什么去。她
说妈妈与赵叔叔一起，催讨外欠款
去了。会议作出决定，给张召娣同志
行政记过处分。

某报发表了一篇新闻稿件，题
目两行并列：缓执行急奔三州，历艰
辛终获三赢。记者是这样表述三赢
的：第一赢该赢，俞某拿到了足额执
行款；第二赢险赢，赵某收回外欠
款，大大超过应付执行款；第三赢创
新赢，职工齐心协力保公司，自身利
益尽在不言中。

俞某与张局不期而遇。俞某低
着头说，张局我告你对不住你，我去
县纪委撤诉。张局说不必了，司法界
欢迎群众监督。你说老赵那个手提
包，“怀胎”而进“分娩”而出，确有其
事。纪委找我谈话，我作了检讨，把
老赵送的茶叶退还了。

张局回到家，把那篇三赢的稿
子剪下来，与宋鱼水的双赢贴在一
起。女儿说，妈妈，三赢我是随便说
说的，哪知你当真了，结果害得你受
苦受累受处分。张局淡淡一笑说，

“自讨苦吃苦亦甜”，这“苦亦甜”到
底是什么滋味啊？女儿说，我想，中
国梦大概就是这个味吧？

三 赢
□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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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灰
□艾克拜尔·米吉提

老张退休已近 5 年了。他由最初的不适
应，到渐渐地适应了退休后的生活。

有趣的是，夫人养了有 10年光景的两条小
狗，居然成了他家生活的中心。夫人55岁就退
了，还在退休头两年，她就张罗着养了两条小
狗，一条是深棕色的，一条是灰色的。当初说起
来，他心里那是一百个不情愿，但也只能是在心
里不情愿而已，丝毫没有挂在嘴上，也没在脸上
有所表现。他们给两条小狗取了两个最普通的
名字：小棕狗叫黑黑，小灰狗叫灰灰。

很快在他家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秩序。邻
里街坊从他嘴里或多或少获知了这一新的生活
秩序的内容。每晚他和夫人都下来遛狗，一人
牵着一条，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夫人牵着黑黑，
他牵着灰灰，在院子里遛跶。

当然，有时也会看到他一个人或他夫人一
个人出来遛黑黑和灰灰。无疑，每当这时，不是
夫人回了娘家便是老张有了应酬。夫人是个十
分安静的人，遛狗时遇到熟悉的邻里，至多也是
含笑点点头而已，没有更多的话。老张则不同
了，他为人热情开朗，见着邻居总会主动打招呼。

于是，邻居们就会问，老张，遛狗哪？老张
就会十分热情地答非所问，嗨，甭提了，现在是

我给老婆做饭，老婆给狗做饭！
有一次，大清早看到老张遛狗，那两条小狗

拽着绳子跑在前面，老张紧赶慢赶跟在后面，那
两根绳显然被小狗扯得绷紧了。正好一位邻居
下楼来遇见了他，便顺口问，老张，遛狗哪？

老张似乎被两条小狗激得有点愠怒，依然
答非所问：嗨，这哪是遛狗呀，是狗在遛我！显
然，这是老张退休以后的事了。有一段时间，邻
里们发现老张情绪有些波动，也就不多问了。

渐渐地，这院里退休的人开始增多，老张的
老伙伴多了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在一起下象
棋、打扑克、搓麻将，顺便还能传递传递小道消
息，有时也颇具针砭时弊的意味，发泄发泄对某
些看不惯的事物心中的不满。

当然，也有几位身体好的，每周总能找个机
会聚聚，喝上个几盅。老张正好入了这个小圈
子。酒桌上的事就不好说了，有时一高兴，保不
齐酒也会跟着高一点。

每次这样回来时，他便会受到夫人的轻
责。不过，他心里是高兴的，因为和那些老伙伴
们聊得那叫一个痛快。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可预料的事，他家的
黑黑不治而亡。这给他夫人的情绪带来很大的

挫伤。有那么几天，他夫人食不甘味、夜不能
寐，甚至还为黑黑流下过伤心的泪水。

由是，灰灰自然成了他家的中心。他们的
儿子研究生毕业后，被聘到香港一家金融公司
去了，一年到头也不回家，更甭提娶妻生子的事
了。他们俩差不多成天围着灰灰转，老张更是
灰灰长、灰灰短地叫得心欢。

更惨的一幕接踵而至——灰灰突然双目失
明。他们抱到宠物医院去看过，那挂号费就300
元，与三甲医院专家号可以比肩。宠物医生作
了仔细检查后宣布，灰灰患的是青光眼，已处不
可逆转期。老两口望着灰灰突然感到心底一阵
悲凉——原来，不论是人是狗都会患病，而且生

命的规律总有终期。这一点算是彻底悟明白
了。他们心照不宣地彼此望了望。夫人甚至忍
不住两行泪下。

从宠物医院回来，他们对灰灰更加呵护备
至，老张地地道道是为夫人做好三顿饭菜，夫人
专为灰灰做饭，精心呵护，甚至每晚都抱在自己
床上，与灰灰同盖一条被子。

灰灰虽然视力已经终结，但是，凭借超常嗅
觉和听觉，依然在家里与两位主人共度时光，默
默体验着生命的旅程。

每天早晚，他们还会将灰灰抱下楼来遛跶，
灰灰总会在他们身边形影不离。不知内情的
人，都不知道这是一条双目失明的小狗。

有一天晚上，老伙伴们又在院里的小餐馆
相聚小酌。这晚不知是聊得尽兴还是话太投机
抑或是酒劲太烈喝得太猛，老张不知不觉就喝
多了，几乎走不回自己的家，是两个老伙伴搀扶
着他上了电梯送到家门口的。

想不到老张一进门，夫人便发起火来。她
高声数落着老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也不知道
个自重，瞧你都喝成什么样儿了……

老张试图为自己辩解，我……刚才……可
能 …… 空 腹 …… 喝 了 …… 几 杯 …… 酒 ……

就……上……上……头……了……
老张抑制不住打了几个酒嗝，脚底下拌

蒜——趔趄着。
夫人当下叫了起来，你看你，要吐了吧！瞧

你这副德性！都醉成什么样了，你！
这时，一直在一旁静卧的灰灰突然冲着夫

人汪汪叫了起来，引得夫人不免略略一怔。
老张嘴里含混地嘟噜着什么，歪歪斜斜地

走进自己的卧室，和衣躺倒在床上，一切便昏然
不知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灰灰破例地蜷伏
在自己脚边，依偎着他的脚。老张不觉把灰灰
抱在了怀里。

老张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一下床就忙
着给夫人做早饭，夫人也忙着给灰灰做饭。但
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灰灰不愿意吃夫人做好
的早饭，蜷伏在老张床上不肯下来。

夫人努努嘴，示意着灰灰，说，自打昨晚
你酒醉回来我数叨你几句，这灰灰就不肯进我
的屋，跑到你床上过了一夜。夫人在一旁轻轻
摇头。

老张鼻根突然有些发酸。他克制住自己，
心想，难道我真的是老了？

一
如同裂帛般的嘶鸣声炸响，余音一起三伏，形如波浪似

的滚滚向前推进。亢奋的嘶鸣中夹杂着乒乒乓乓的杂音，那
是铁车与大地碰撞的结果。多亏是铁车，否则的话，车体不知
四分五裂多少个来回了。

听惯了的人，早已是见怪不怪；不知内情的人引颈观望，
只见苏木惟一的砂石路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滚滚尘土中，
一头如黑炭般的大驴昂首挺胸，耀武扬威，一路高歌猛进。那
硕大的四蹄上下翻飞，宛如蜻蜓点水，又恰似鼓槌频击，硬如
坚铁的大蹄偶尔与利石相撞，迸射出星星点点的火花，让人
暗暗吃惊。车子如波涛翻滚的浪花，起伏，落下……却不影响
它奔向前方。

车上站着半截黑铁塔似的一个人，他就像即将出征的将
军，气宇轩昂，横刀立马。尽管铁车颠簸不止，他却稳如磐石
般地矗立在铁车上。他的举动与黑炭的表现浑然天成，巧夺
天工。

主人似乎还嫌黑炭的表现不尽人意，或者说此时此刻黑
炭的所作所为只是冰山一角。他轻轻一抖手腕，鞭子如蛇一
般在空中飞舞——“啪！”空中传来一声脆响。黑炭长长的两
耳原本紧紧贴在脑后，突然而至的脆响，令它的双耳轻轻一
抖，猛地张开大嘴，喷涌出一声嘹亮的嘶鸣，身子如箭一般滑
过砂石路。

每天，黑炭与它的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苏木的。
他们的到来，给原本寂寞的苏木带来一丝生气。

二
苏木是草地深处面积最大的地方，是各种物资的集散

地。草地上的牧民结束几千年的逐水草而息的游牧生活，从
此在这片土地定居下来。草地深处没有公路，大量的建筑物
资要想进入苏木，重任就落在牲畜身上。草地上的马纵横驰
骋惯了，换句话说野惯了，让它们当运输主角不是人仰马翻，
就是车毁人伤。老牛倒是有一身蛮力，性情温和，可它们那迟
缓的步伐实在不能胜任遥远的路途。自然而然，运输的主角
落在驴身上。与马相比，驴的性情温和多了；论速度，驴是老
牛的几倍。

这些大驴一个比一个高大，一个比一个精神。它们也更
好战。每一头进入苏木的大驴都引吭高歌，证明它的存在。说
它宣战也好，说它炫耀也好，它的到来，引来同伴的一片共
鸣，几乎在同一时刻，那些停在砂石路两侧的伙伴，扬起粗壮
有力的脖颈，翕动着大嘴，从腹腔内发出的气浪经历每一个
气管组织，不仅没有消耗，反倒聚集了更多的能量，洪亮震耳
的响声喷薄而出，气冲云霄。它们的嘶鸣像欢迎，更像挑战。
如果不是主人甩出鞭子，说不定就有几个好事者拖着车子厮
杀到一处。

近百头大驴轰鸣如天边滚过的闷雷，响彻苏木。
黑炭这头雄性的大驴要比其他大驴高出半头，它身材匀

称，四肢挺拔，那身油墨般的背毛光滑圆润，尤其是出了一身
汗之后，背毛濡湿，在阳光的映照下，泛出道道金光。黑炭四
肢内侧、腹部的毛雪白，色彩强烈反差的黑白两色同时出现
在一头大驴身上，难得。更难得的是，黑是黑，白是白，那么夺
人眼目。黑炭还有讨人喜欢的白嘴唇，如耀眼的玉环镶嵌在

大脸上。
黑炭与伙伴们相比，更有它们无法企及的力量与速度。

这令它的主人苏合在同伴面前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黑炭如一股旋风刮了过来。
苏合猛地一甩鞭子，空气中传来“啪”的一声响。听起来，

这声响动与其他的响动没有什么区别，可黑炭还是听出了细
微的差别，它心领神会，慢慢放松四蹄，车子在数次撞击过它
的结实有力的后胯后，也放慢了速度。

苏合没等黑炭站稳，身子轻轻一纵，跳下车。接下来，黑
炭理应回到自己的位置。这些运输大军好是好，可有一个无
法更改的事实：好斗。嘶鸣是它们好斗的前兆，那无法发泄的
雄性力量，只有厮打才是最好的办法。迫于无奈，主人画地为
牢，用一根木桩斩断了它们所有的挑衅与幻想。

黑炭是一头桀骜不驯的大驴，驾驭它，当然得有一番好身
手。苏合把黑炭驯服得如同一只大羊。不过，这是在苏合手里，
在别人手里它不再是一头大驴，而是一头雄狮，一头猛虎……

一次，满都拉想驾驭它，哪知满都拉还来不及发出口令，
黑炭便猛地一扬大头，驾着车子一路狂奔。满都拉早有准备，
几乎同时出手，一手猛拉辔头，一手扬鞭——“啪！”鞭子狂舞
银蛇般飞向黑炭。疼痛、束缚让黑炭体内积聚的能量如火山喷
发一般，两个前蹄如两只铁拳，神出鬼没，扫向满都拉。这招术
对那些运输大军来说一点儿不陌生。满都拉也猜出来了，这头
不服管的黑炭肯定有此表演，他一甩鞭子，鞭子直奔驴脸而
去。驴脸是神经最丰富的地方，砭骨之痛让黑炭做出惊人之
举，甩身，拖动车子直奔满都拉而来，可身后的车子大大影响
了发挥，使它无法转身。满都拉大惊失色，继续甩鞭子。在满都
拉眼里，再厉害、再野性的大驴也无不屈服于棍棒之下，黑炭
身上之所以还残留着野性，那是苏合手段太软弱了，今天，他
就要替苏合收拾收拾这头大驴。

鞭子如雨点般劈头盖脸砸向黑炭。黑炭皮糙肉厚，鞭子
只有落在神经丰富的脸上才有效果。黑炭大头左冲右突，巧
妙躲过鞭子的袭击。满都拉使出浑身解术，却无法击中黑炭，
这令众人哈哈大笑。

满都拉急了，如火烧屁股的猴子，在黑炭面前蹦来跳去。
满都拉只顾着发泄了，忽视了一点：他与黑炭的距离越来越
近。满都拉再一甩手，这次黑炭没有躲，而是一甩大头，巨嘴
扑向满都拉。满都拉只感觉眼前一晃，有东西向他飞来，至于
是什么，没有看清，不过，一股腥乎乎的气浪提醒他，这来自
于黑炭。出于本能，满都拉转身就跑。多亏他跑得快，只听“刺
啦”一声，满都拉身上的衣服被撕下一条。黑炭意犹未尽，一
甩大头，布条如旗帜一样飞扬。满都拉惊魂未定。

从此，没有人敢招惹黑炭。
苏合还是大意了，黑炭没有回到属于它的地方，而是径

直扑向离它最近的一头大驴。这头灰色的大驴丝毫不亚于黑
炭。黑炭叫嚣着扑来时，灰驴如雷霆万钧之势扑了上去，可
惜，缰绳大大影响了它的发挥。灰驴当仁不让，身子尽力一
甩，屁股对准了黑炭。灰驴也驾着车子，这一甩，等于把车子
对准了黑炭。

黑炭来势凶猛，万万没有想到，眨眼间有辆车横亘于眼
前。黑炭想收住四蹄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它不及时采取措施，
它的前肢就会被车子撞断。众人全都惊呆了，连那些嘶叫助
阵的大驴也偃旗息鼓，它们似乎知道一场灾难将降临在黑炭

身上。黑炭不愧是黑炭，它猛地立起前蹄，躲过车子。
灾难对它来说并没有结束——它前肢虽然躲过去了，可

后肢面临着同样的窘境。更何况这个时候，灰驴身子转来转
去，车子再次接近黑炭。“砰”的一声巨响，黑炭的前蹄落在车
子上。几乎在同一时刻，黑炭猛地抬起后蹄，好嘛，黑炭竟然
站到车上了。

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
众人算是大开眼界了。
黑炭落到车子上，上不去，下不来，被死死地卡在那里。灰

驴得寸进尺，驾着车子左摇右摆，两辆车子撞出可怕的响声。
众人不敢怠慢，一方护住灰驴，一方想方设法把黑炭弄

下来。黑炭独占了车子，众人无法达到近前。铁车又斜插在地
上，一时无法撼动。

这边黑炭老实了，那边灰驴却风起云涌，它似乎知道黑
炭的处境，想乘黑炭之危，纵身向前一蹿。谁也没有想到灰驴

会来这一招，再想喝住灰驴已经不可能了。灰驴挣断缰绳，沿
着砂石路疯跑起来。

苏木人终于看到了他们一生不可能再见的一幕：一辆驴
车载着另一辆驴车在砂石路上狂奔。

不知黑炭是不愿意享受被同伴拉着疯跑的美事，还是站
在车上的滋味不舒服，它终于等来了机会，借下坡之势，如同
上车一样轻巧，轻松地站在砂石路上。

三
昨天下了一场雨，空中弥漫着青草的香味。
黑炭满载着一车物资，苏合轻轻一甩鞭子，黑炭心领神

会，迈开四蹄跑动起来。其实，车子跑动起来，借助惯性的力
量，原比人想象的要轻巧得多。苏合身子向上轻轻一纵，稳稳
地坐在车上。黑炭背后就像长了双眼睛，知道苏合坐上了车，
晃动大头，向苏木外驶去。

雨后，天空清新，青草浓香……这一切都撩拨着黑炭的
神经。此时，它惟有用奔跑表达雄性的力量与激情，而那持续
不断的亢奋嘶鸣向它的同类宣战：我来了！不用苏合指挥，黑
炭轻车熟路，草地在它身后快速退去。

不多时，黑炭看到了同类的身影，那是早它一步离开苏
木的伙伴。黑炭仿佛看到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路吼叫着，追
了上去。

车上的主人乜斜着黑炭，一脸嘲讽。这场雨很大，低洼处
积满了雨水。惟有被碾压过的路才安全，尤其是拉着一车重
物，一旦误入烂泥中，没有半天的时间是出不来的。黑炭身子
已贴在前车的车尾，主人却没有让开的意思。

苏合很愿意跟在同伴后面，他们同去一个目的地，有人
在前面领路，省去很多麻烦。也可以借机山南海北地胡侃一
气，打发漫长的时间，可黑炭不随他的愿。黑炭突然向左一甩
大头，由于用力过猛，苏合身子一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黑
炭已偏离了原来的路。路旁汪着积水，黑炭不知深浅，迈动四
蹄冲进水中，一时间水花四溅。更可怕的是，积水太深了，竟
然吞掉了半个车轮，在黑炭蛮力的作用下，车轮如同水车似
的，水花飞舞，响声连连。

苏合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
苏合两眼紧盯着黑炭，千万别停下来，一鼓作气冲出去，

才不至于陷在烂泥中。黑炭似乎深知这一点，它昂扬着大头，
粗壮有力的脖颈抻得直直的，身上、后尻上的肌肉凸起，凹
进。眨眼间，黑炭把伙伴甩在后面，它选择了一个较平坦之
处，大头一偏，回到原路上，整个超车过程完成得干净利落。

黑炭就这样把伙伴一个接一个甩在后面。眼下，它的兴
趣不仅仅在于奔跑，而是满怀信心地超过伙伴。很快，它遇到
了最大的对手，这个对手不是同类，而是一匹高大的红马。

满都拉的运输主角是惟一的一匹马。满都拉也正是仗着
脚腿灵便的红马，比别人揽到更多的运输任务。

黑炭的一路嘶叫，满都拉早就听到了，没等他发出命令，
红马扬开四蹄，跑动起来。满都拉很满意红马的表现。红马高
个体大，当然它身后的车子也大出一圈。因为不合谐的车体
与跑动的红马难以协调一致，红马跑动起来，车子一颤一颤
的。坐在车上的满都拉当然也得一颤一颤的，满都拉很满意
这个结果，别人想享受还没有这个条件呢。

黑炭双眼紧紧盯着红马，四蹄敲击着路面，轰隆隆地追
了上去。红马当仁不让，那越来越近的嘶鸣让它知道该做些
什么，红马晃动身躯，硬如坚铁的大蹄铿锵有力地击打着地
面。不得不说，红马确实不适宜干这些粗活儿，身后的车子大
大影响了红马的速度。而对于身材略小的黑炭来说，更适合
这种工作。

满都拉大吃一惊，他与黑炭的距离不是扩大，而是在缩
小。满都拉深知黑炭的驴脾气，知道它要干什么，他冲红马扬
了扬手中的鞭子，在红马头顶制造出一连串的“啪啪啪……”
响声，红马扬头甩尾，加快速度。

尽管红马使出浑身力气，可仍改变不了它与黑炭越来越
近的距离，最终，两车首尾相连。

黑炭并没有马上超过红马之意，一路上的奔波大大消耗
了体力。再说，红马的速度也不慢，紧跟红马不是轻松之事。

满都拉看到这儿，紧悬的心放了下来。满都拉有个奇怪
的想法，他的红马怎么能输给一头驴呢？黑炭再厉害，也不过
是一头驴，它怎么能与草地上的精灵相比呢？苏合呢，更懒得
去想这件事。两人都忽略了黑炭，黑炭骗了满都拉，也骗过了
红马。黑炭之所以没有超过红马的意思，是积蓄力量，选择合
适的机会超过红马。

黑炭两眼紧盯着前方，终于寻到了机会，大头往左一偏，
驾着车子冲了上去。苏合大吃一惊，这是个下坡，坡底存积了
一潭水。制止黑炭已经来不及了，一心要超过红马的它，根本
听不进主人的命令。

马眼的视野范围能看到360度，当黑炭出现在红马视线
中时，红马也加快了步伐，一马一驴，两辆车，并驾齐驱，如两
辆战车势如破竹从高坡上冲下来。“啪”，“啪”……平静的水
面被一马一驴击碎了，随后而来的“哗哗，哗哗……”响声让
人误以为河水涌动。

红马、黑炭一口气冲过积水。往坡上冲时，黑炭出事了，
只听“扑哧”一声闷响，车子死死地陷入烂泥中。

苏合这个气啊，“啪啪啪……”抽打着黑炭。黑炭左冲右
突，一番折腾的结果，无非是把水搅浑。黑炭空有一番本领却
无用武之地，除了用嘶鸣表达愤愤不平外，再也找不出其他
的发泄方式。而在苏合听来，黑炭的嘶鸣是向他示威、叫嚣、
挑衅……苏合怒不可遏，鞭子劈头盖脸地落在黑炭身上。黑
炭没有屈服，越惩罚，它越嘶叫，越反抗，只听“咔嚓”一声，黑
炭肩胛处的枷板断了。

苏合、满都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子弄出泥潭。其
间，黑炭似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低垂着大头，神情凄然……

两人本以为有了刚才的教训，黑炭能收敛，哪知，再次出
发后，它又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真不愧是一头倔驴!

四
这是一条近百米宽的裸露河床。运输大军为了抄近路，

硬是在河床里开辟出一条路来。离河床越来越近，黑炭却放
慢了速度。苏合不解，黑炭活力四射，永远争强好胜。不解的
事还在后头呢——黑炭突然停了下来。

苏合看看黑炭，看看附近，没有异常。他催动黑炭上路，
黑炭却一反常态，纹丝不动。苏合催促了数声，黑炭都置若罔
闻，苏合纳闷了，这是从没有过的。苏合忽然想起来，现在是春
天，正是各种牲畜对异性极其敏感之时，可附近并没有异性，
好好的黑炭却耍起了赖。苏合刚要发作，他看到奇怪的一幕：
黑炭前肢不停地击打着地面，大头频频嗅闻着地面。苏合心里
一惊，黑炭发现了险情，只有遇到危险时，黑炭才有如此表现。

草地里，能威胁黑炭的也只有狼了。
春季，正是狼最难熬的季节。附近光秃秃的，不可能隐藏

着狼。苏合下了车，向前走去。他刚走出几步，不好，黑炭转身
向来路跑去。苏合眼疾手快，抓住了缰绳。黑炭要逃，苏合不
让，一人一驴拔起了河。

有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到这里。众人惊诧黑炭的表
现。惊讶归惊讶，可众人有一点不明白，既然黑炭意识到有险
情，那么其他的大驴也应该有预感。再看这些大驴，并没有反
常行为。退一步想，即使有狼也不怕，人多驴众，狼还没有胆
大妄为到如此程度。

苏合也好，众人也好，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动物对灾难的
嗅觉远不是人类是所能察觉的。

此时此刻，黑炭仿佛是一头从没有从事过此项劳作而又
胆小的驴。众人好像忘了黑炭昔日的表现，大有帮助黑炭战
胜困难的意味，他们毫不掩饰满腔热情，于是在前有人拉、后
有人推的情况下，硬是把黑炭推到河床上。

黑炭一直没有停止反抗，扭动身躯，大嘴里发出含糊不
清的嘶鸣……给人的感觉，众人是把它推向屠宰厂，它看到
了明晃晃的屠刀……

黑炭扭动身躯，铁车发出可怕的响声，车上的物资纷纷
滚落……众人一时无法制服黑炭。黑炭终于挣脱缰绳，身子
一旋，疯狂地冲向岸边，它速度之快，神色之慌张，完全超出
众人的想象。

奇怪的事发生了，从远处传来雷声。众人一惊，好好的
天，怎么还打起雷呢？雷声越来越大，轰隆隆地由远及近。

众人寻声望去，只见河床上涌进一个白色怪物！怪物如
同魔鬼，一路吼叫，以排山倒海之势碾压过来，所过之处，碎
石、土块……呼啸而起，伴随着天崩地裂的响声。

众人失魂落魄，仿佛被白色魔鬼夺去了性命。
这是凌汛。天气突然转暖，河水迅速融化，河水中夹杂着

大量冰排铺天盖地涌来。凌汛破坏力极大，能轻易冲毁坚固
的河岸……凌汛如白色战舰浩浩荡荡涌向下游。

再看黑炭，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瞥了一眼河床，低
下头，啃吃着枯草。众人忽然明白，黑炭的一番异常是提醒众
人，可惜他们却没有察觉。

如果某一天苏木里少了它的身影，总会有一些人不由得
叨咕：黑炭怎么没有出现呢？

黑 炭
□许廷旺


